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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波澜不惊的江水，总会遭遇狂
风恶浪的扑打；眺望隐约起伏的船只，
也会邂逅求救信号的发出……这就是
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直面的挑战，直面
的出征。

风浪里，请拉住他们的手；危急时，
请靠近他们，再靠近他们……

水上搜救，长江上的生命守护者。
一个亲切的称号，让人们对这个志愿团
体肃然起敬。他们是被救人员的“救
星”“恩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作
为“江苏省最佳志愿服务团队”，太仓
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总队是娄城志愿
者服务团队的标杆，不仅与惊涛骇浪
殊死搏击，也把侠骨柔情奉献他人奉
献社会。

“惠海泽航，人本至善”，这是水上
搜救志愿者秉持的大爱理念。志愿者
服务，从陆地到水上，从江面到甲板，跳
江救人，潜水救人，割开船舱救人……
每当人民群众遭遇急难险困时，他们以
最快的速度伸出无私的援救之手。

长江太仓段江面宽阔，受恶劣天气
影响明显，台风、寒潮、大雾、东南大风

等极端灾害性天气不时笼罩港口，阻挡
视线；汹涌的风浪拍打码头，卷起浪花，
飞溅“千堆雪”。在风浪交织袭来的危
险时刻，江面上行进的货轮，甚至已经
抛于锚地的船舶，有的也未能幸免。危
急时刻，船长的信号，遇险船员的呼救
不时传出，水上应急搜救刻不容缓。

居安思危，危难援手，灾难无情人
有情。但太仓港长期以来没有专业的
水上搜救力量，面对风灾、碰撞、自沉、
人落水等较为频繁的险情，水上安全提
上了议事日程。

由海事部门牵头搭建搜救平台，统
一协调指挥，布阵应急网点，轮渡、拖
轮、清污、打捞、疏浚、专业气焊切割等
一应俱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全力以
赴，丝毫不能懈怠。数十家港航单位员
工及渔民自愿报名，弘扬人道主义精
神，不计报酬，甚至冒着被江水吞没被
海浪卷走的生命危险，纵身一跃，力挽
狂澜。

这就是苏州市第一支长江水上搜
救志愿者队伍，长江上闪耀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2012年6月宣告诞生，首批志

愿者超过百人。一个信念，一个目标，
志愿者大军中增添了一个水上劲旅。

一晃十年过去了。
“十年磨一剑”。这支水上搜救总

队依然活跃在第一线，志愿者们冒着生
命危险，不惜代价，用科学智慧、成熟经
验和高超技术，挽救起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10年来，获救者中有青壮年，也有
妇女儿童。

“我们都是义务救援，无利可图，如
果说救援人员的眼睛只盯在‘利’上，就
不配加入救援队”。长海船务公司总经
理、水上搜救总队队长成立业斩钉截铁
地说。

成立业，职业经理，身材魁梧，性格
开朗。因筹建经营长海船务，从外地辗
转太仓，并在此安家落户。江海门户的
太仓港，水上安全，迫在眉睫，需要有一
支专业的水上搜救队。当年，公司筹备
拖轮船队时，他就未雨绸缪加码投资安
防设施，使得拖轮都具有消防救援功
能。首批4条拖轮加入搜救队伍，其在
日后的水上现场救援中大显身手。

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总队成立，成
立业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总队长的重任。

在数百次水上应急搜救时，长海船
务数条拖轮接到指令后，总是迎风战
浪，出现在搜救队伍之列。拖轮速度
慢，本身航行困难，左右倾斜，颠簸
厉害，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但他们
把握时机，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救
援他人。

“点多面广，就近及时，以专职人员
为主，搜救志愿者队伍和社会民间组织
互为补充，这就是太仓长江水上搜救队
伍的构成模式。”该公司10条拖轮全部
用于水上搜救，他亦荣获省水上搜救先
进个人，首批苏州市五星级志愿者。

长江水上搜救几乎年年有，月月
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特别是遭遇
台风、汛期等特殊灾害天气时，志愿者
们随时应急待命。

云水间展身手，风浪里显本色。10
年间，水上搜救志愿者不畏艰险，参与

抢险救援。滔滔不绝的江水默默记下
了志愿者的英勇顽强，无私付出。以近
年来长江水上搜救为例，可见一斑。

2020年7月2日傍晚，鲁济宁货某
船舶在长江2号黑浮北侧遭遇7级大
风，船体沉没，2人落水。志愿者闻风而
动，迅速组织5艘拖轮，30多名志愿者，
开着探照灯一路搜寻，终于合力将人救
起。

2021年2月9日，苏盐城货某船舶
超载装运钢渣，且没有封仓，遭遇8级大
风，狂浪打在货船上，船舶浮力不够，夫
妻船员落水，天气寒冷，不能动弹，后经
志愿者全力救助成功脱险。

2022年2月19日，恒洋某船舶与
远大某船舶于长江10号浮附近水域发
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船内部衬板、甲板、
护舷等处不同程度破损变形。54岁的
老船长、志愿者严义兵潜入没有一丝光
线的水底摸索，制定救援计划。严义兵
曾参与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
事件的救援，拥有丰富的水下救援经
验。像严义兵这样的专业搜救人员，在
太仓还有多名。

走进“太仓市水上搜救10年——
搜救志愿者总队成果展”，“危急关头，
应运而生”“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砥砺前行，战功显
赫”，4个不同篇章，奏响了一曲曲江海
救援的文明颂歌。

这是志愿者10年水上搜救榜单：
总队人数360余人，参与水上搜救行动
300余次，协助救助遇险人员1700余
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13万小时，
挽回经济损失超亿元。10年守望，10
年守护，长江太仓段水域成为一方平安
的福地。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风里浪里，请记住他们的身影，奋

不顾身，奋勇救人，传递大爱之心，接续
生命之力……你好！水上搜救志愿
者。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知晓你，懂
得你，你是播撒生命之舟的那缕阳光与
希望。

你好！长江上的生命守护者
□宋祖荫

今年的天气不知道多少年才一遇，
几十天来的气温都在摄氏40度上下徘
徊。虽然立秋已多日，但是高温的肆虐
并没有结束，连续好几天都是烈日高挂，
气温仍然在摄氏38度左右，就是坐在室
内也会满头大汗，汗流浃背，更遑论那些
在户外作业的人们，如建筑工人、环卫工
人等等，真是热不可耐啊！忽然想到了
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室内有空调，你是
愿意坐在室内还是走到室外接受阳光的
暴晒？随便找一个人去问，可以肯定答
案会是相当一致的，谁愿意有福不享，没
事找罪受。或许还会有人调侃一句，只
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问题看似简单，却是不得不做一
番思考的。

我已退休多年，完全有条件在高温
时静静地坐在室内享受空调带来的凉
爽，喝一杯碧螺春或者西湖龙井，看看
书、写写字，或者整理收藏的一些虽无多
高价值但却有点文化意蕴的物件，这份
惬意真的让人舒心畅意，用句时髦的话
说，我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
利。可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回顾一下，今
天的这份惬意和舒心畅意来得容易吗？
至少，我的父辈没有享受过。我的祖父
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也于1984年因病
去世（伯父去世得更早），那时家庭还没
有普及空调，一台台式电风扇是我家唯
一的降温奢侈品，但是在电扇前坐久了，
会感到那风也是热的，倒还不如到空旷
的场地上乘凉好一些。那个时候我家屋
后的广场上一到傍晚，几乎周围家家户
户全部出动，搬凳的搬凳，移榻的移榻，
一切就绪后，坐的坐，躺的躺，轻摇蒲扇，
其中自然会有能说会道者，传播些社会
新闻，讲些家长里短，直到夜深人静，渐
渐凉爽后，人们才各自回家。

这还是高温季节中的一般情况，所
说的只是人们的休息时光。在当年的社
会生活中，休息其实是十分次要的内容，
不是不需要，而是不能够，那时重要的是
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工作奔波忙
碌，换句话说，就是想着通过辛勤的工作
改善自己的生活。毕竟好日子不会从天
而降，必须通过奋斗才能换来。如今有
一些年轻人听说我以前是干码头装卸工
的，他们的反应是：“那好啊！坐在塔吊
里，将一只只集装箱吊起，轻轻松松地放
到车上，然后指挥着让他们开走，多气
派！而且就是在高温季节，塔吊里也有
空调，多舒坦！在塔吊里登高望远，看波
涛壮阔，一展胸襟，多畅意。”他们的脑海
里只有今日太仓港的风光。说老实话，
我当年被分配进装卸队的时候，也正是
现代京剧《海港》红红火火的时候，也曾
熟悉这样的唱词：“成吨的钢铁，它轻轻
地一抓就起来”，也曾有过充满激情的幻
想。可是应了现在的一句流行语：“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所在的装卸队
可不是在以前的上海港，更不是现在的
太仓港，既无塔吊，也无空调，更看不到
辽阔壮美的江海波涛。我只是一个小镇
上的码头搬运工。几乎整个镇上所有的
工业原料、生活资料、工业产品都需要我
们手提肩扛搬上搬下，运进运出。而且
刚进单位的时候，因为分配体制是多劳
多得，所以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冬天
还好受一点，干的是力气活，不会感觉太
冷，我曾经在下小雪的天气里，在太仓化
肥厂赤膊搬运化肥，令厂方发货员和工
人惊叹。夏天就难熬了，特别是在高温
季节，就算我们为防止中暑和提高劳动
效率，改变作息时间，从早晨5点干到
上午10点，也恨不得扒去身上的一层
皮，让自己凉爽一会儿。可是不行，满
船的货物排着队等待着我们卸完、装
满，因为这关乎工厂企业的正常生产，
关乎全镇每家每户的正常生活，歇不得
呀。就这样，一个又一个难熬的炎热夏
天过去了，我从19岁熬到55周岁（其实
我只在码头搬运工的岗位上干了12年，
之后就在搬运装卸队干行政工作了，按
照政策规定，在码头搬运一线连续干满
10年，可以提前5年退休），退休了，享受
到了我用劳动积累起的今日的待遇，可
以在高温时坐在室内享受空调带来的凉
爽。

高温酷热，令人难耐，之所以回首以
往，并不是留恋那时的生活，也不是要让
小辈们再去吃我们那时所吃的苦，而是
想说明一个道理：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
先得从不舒适开始，所谓“少年苦不是
苦，老来苦才是真正的苦”。我们可以这
样乐观地想：社会生活一定会变得越来
越好，但是如果你躺着等待幸福日子的
到来，那么最终只会很不幸福。虽然现
在环境改变了，工作条件改变了，但是道
理没有变：只有当你经过奋斗得来幸福，
你才会感到是真正的幸福，才会对这样
的幸福倍加珍惜，不然的话，你会生在福
中不知福的。

景星岩

是赏月的好地方
也可以看日出

游子不宜。
草虫唧唧，易害乡思

官家不宜。
山形如舟，易起归念

仙居

一个神仙也没遇到
神仙们挑着桃子下山去了

一朵白云都没看到
都被卖桃人顶在头上挡太阳了

栈道上人头攒动
亭子如同虚设

双门洞

绝美的山色
被一处道观占据了

偌大的古木梢头
仅听见一只鸣蝉

吃罢道长送的桃子
朋友把桃核种在了山坡

重逢

左膝莫名其妙地疼痛
遗憾无法登顶方山了

躬下身子
碰了碰一只蚂蚁的触须

我的故人
原来它在山下等我

到台州的第一站，是游览临海的
东湖。

东湖不大，一泓碧水掩映在群山
环抱中。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东湖的美，那就是娟秀。娟，姿态美
好。秀，秀丽。夏日的东湖显得静
谧、安详，宛如一个慵懒的少妇，妩媚
动人。湖心小岛上建有飞檐翘角、高
瓴流瓦的亭台楼阁，点缀在青山绿水
间，让人恍若走进了大宋年间的吴
越。清代学者俞樾曾誉曰：“杭州有
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
西湖也。”临海原为台州府所在地，
宋熙宁四年，郡守钱暄垒石修城导
致大水四溢，因此疏浚凿建而成。
后经历代拓建，始具今日之规模。
湖心岛上有一座骆临海祠，是为纪
念“初唐四绝”的骆宾王而建的。
原来七岁就以一首脍炙人口的《咏
鹅》而出名的骆宾王晚年曾在临海
做过县丞。骆临海祠内正中立着骆
宾王的铜像，背后一幅书法，书写
着被称为“亘古一檄”的《讨武曌书》，
衬托起一个豪气干云的文人侠士的
形象。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让我们游览
变成了“游走”。临海有一段保存完
整的古城墙，全长6公里，被称为“江
南长城”，为临海一景。据说北京八
达岭等处长城都曾以此为蓝本。不
到长城非好汉，本来是跃跃欲试的，
可是因为雨大，我怕打湿鞋，放弃了
登临“长城”的打算，打车来到了著名
的紫阳街。

紫阳街是临海第一古街，千年古
城的缩影。青石板铺就的窄窄街道，
街道两旁木结构的砖墙小楼，鳞次栉

比的店铺，出售着各种旅游产品和地
方小吃，和别的古镇大同小异。古
刹、古塔、古井等等，标记着古街昔日
的文化血脉。一处不起眼的房子门
前几个字引起了我们注意：朱自清纪
念馆。原来朱自清曾受浙江省第六
师范学校校长郑鹤春的邀请，来到台
州任教。他在学校担任图书室主任
兼文牍，教哲学、社会学、国文、国语、
科学概论、公民常识、西洋文学史等
多门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在
这里他的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据文学史家季镇淮的《朱自清先
生年谱》记载，著名散文《匆匆》、长诗
《毁灭》等一批重要作品，就是在台州
创作的。朱自清在台州的时间不长，
大概只有八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
间内，台州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多次在文章中写到台州：“我对于
台州，永远不能忘记。”（《一封信》）

“在台州这一年，是朱自清人生中的
重要时期，他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名
作，也在这里沉淀内心、积蓄潜能，他
的‘刹那主义’，就是在临海那一所让
他感到温暖、觉得踏实的老房子里提
出来的。”（朱自清嫡孙朱小涛）

长屿硐天被安排在我们第二天
的行程上。早上先去了一个名叫小
箬村的网红打卡地。之所以成为网
红打卡地，是因为它仿照意大利七彩
五渔村，把房屋都涂成了彩色，远看
有点像一个童话王国。长屿硐天位
于温岭长屿镇。长屿硐天是山洞，但
又不是自然的山洞，而是人工采石的
遗迹。长屿人开采石料，最早可以追
溯到南北朝。千百年来，人工一钎一
锤的凿击，挖走了石材石板，用作修

路架桥、筑堤建屋，留下的洞窟就成
了景观。“硐”通“洞”，但又有细小的
区别，硐有“矿洞”之义，“洞”则从水，
本义是水流急的意思。因此在命名
时，温岭人特意选用了“硐天”二字。
长屿硐天“虽由人作，宛如天成”，走
进去，硐底是一个宽敞高大的岩洞音
乐厅，石壁居然有着天然的回声和音
响效果，十分神奇。沿着石阶往上
爬，只见大洞套小洞，一洞连着一洞，
深幽而曲折。抬头望，天被硐口裁成
了各种形状，奇像迭出。爬到最上面
的硐，足有近三百个台阶，足见硐天
之大之深。各个硐自成风景。一个
硐中有一个巨石雕刻成的大碗，十个
人都合抱不拢。碗内有一个龙头龟
身的吉祥物。据说雕这个巨大的石
碗，寓有石头即人们的饭碗之意，感谢
大自然对人的馈赠。另一石硐内存放
着巨型石刻的宋代钱币，刻有“政和通
宝”四字，岩顶石缝中渗出的清泉涓涓
而下，正好穿过钱币中心的孔。硐外
骄阳似火，硐内阴凉宜人。想想这奇
妙的风景却是人工凿成，需要多少钎
多少锤，多少艰辛多少汗水，才造就
了这样浩瀚而神奇的工程啊。

长屿硐天有许多硐群，我们只游
览了观夕硐和水云硐。水云硐是石
文化博物馆，介绍和展示采石的历
史、工艺、原理、工具以及一些石
雕作品等等。出得硐来，不由对脚
下这片土地心生敬意。联想起导游
曾一路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当地蓬勃
发展的民营经济，他们的拳头产品
各自占据了全国市场多少份额，我
深深感受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
精神和力量。

故人在山下等我
（诗四首）

□梁延峰

台州一瞥
□何济麟

高温随想
□陈健


